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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埃科的小说，是埃科将其符号学理论付诸实践的文学案例，他的每一

部小说都以蕴含丰富意义的符号展开文本的叙事。《洛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是埃

科运用符号进行文本叙事，阐释其符号学理论的典型案例。围绕主人公亚伯这个失

忆症患者，埃科生动地展现了20世纪30—40年代意大利人民的生活文化以及反法

西斯运动的情景。本文通过聚焦小说中埃科的符号叙事，探讨埃科是如何通过亚伯

失去记忆、寻找记忆与恢复记忆三个层面，实现文本符号系统的形成、符号阐释系统

的运作，以及符号意义系统的生成。同时考察埃科进行符号叙事的动机,以及其历史

观与文学观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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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he Agony of Amnesia and Passage to Memory: On Eco’s Semiotic Narrative 

in The My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
ABSTRACT: Umberto Eco’s novels exemplify how he puts his semiotic theory into 

practice, each weaving a narrative with signs that contain rich meanings. The My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 in particular, showcases his expertise in this wise. Centering on 
the life of Yambo Bodoni, an amnesiac, the novel represents Italian people’s cultur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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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nti-fascist movement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is paper examines Eco’s semiotic 
narrative to discuss how he builds a sign system, operates an interpretation system and 
generates a semantic system in the novel through Yambo’s losing, seeking and restoring 
of memory. The paper also examines the motive of Eco’s semiotic narrative and his view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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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 1932 —2016，又译：安伯托·艾柯，乌蒙勃托·艾柯等），是

国际知名的学者型小说家，惯于将小说创作与符号学理论研究交错行进，依托理论基础为小说

创作提供指导和借鉴，小说创作又为理论研究提供实践与证明。埃科的每一部小说，都以蕴含

丰富意义的符号展开文本的叙事。早期小说《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 1980）与《傅

科摆》（Foucault’s Pendulum, 1988），是埃科以符号叙事实践其符号学理论的典型例子。在某

种意义上，埃科的小说“皆可视为其高深理论的通俗版教科书，它们本身就是关于符号系统

的符号系统，关于阐释学的阐释学，是艾柯借以表现自己学说理论的文学载体”（马凌，“后现

代主义中的学院派小说家”120）。他的第五部小说《洛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La Misteriosa 
Fiammadella Regina Loana, 2004 ；英译The My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 2005）自然也

不例外。小说围绕一个失忆症患者的记忆，以离奇玄妙的符号叙述，生动地展现了 20 世纪

30–40 年代意大利人民的生活文化以及反法西斯运动的情景。在小说中，埃科通过繁复的符

号系统设置，符号阐释系统的运作以及符号意义系统的生成，再现了小说主人公失去记忆的痛

苦、寻找和恢复记忆、重塑自我的艰难过程。本文主要通过聚焦小说中埃科的符号叙事，探讨

埃科是如何从主人公失去记忆、寻找记忆与恢复记忆三个层面，来实现文本符号叙事的各个环

节。同时考察埃科进行符号叙事的动机，以及他的历史观与文学观的体现。

一、 记忆的丧失与符号系统的形成

埃科一贯主张符号学应该在实践中冒险，并以此作为其小说创作的蓝图。而想要建构一

个繁复的符号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小说文本，首先必须设置一套为其叙事服务的符号系统，如

“玫瑰”系统之于《玫瑰之名》，“火”系统之于《波多里诺》。在这些小说中，符号系统往往还会

结构成一个诸多符号彼此关联与交错的根茎式网状迷宫（Rootstock Labyrinth）。这样，小说的

符号叙事就有了展开的基础与环境。

《洛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中符号系统的形成，发端于一场中风事件。年近 60 的意大利

古籍书商亚伯·博多尼（Yambo Bodoni）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中风后患上了失忆症。但他的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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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十分独特，“他一方面有着对于外部世界的百科全书式的记忆，另一方面却对自己生活、经

历的历史毫无记忆”（海舟子 38）。这意味着亚伯依然能够自理生活，且拥有着丰富的知识体

系。知识是一个巨大的符号编码系统。作为一种按照社会约定观念化了的事物，知识在一定

语境中，以接受者感觉到的形式指代他物时，就会成为具有意指功能的代码，用于符号交流。

代码作为一种符号学意指系统，在埃科的符号学理论中具有自己的组合规则，“这些规则预告

了对应于种种解释的通讯环境”（李幼蒸 581）。于是一方面，个人历史记忆缺失的困惑与痛

苦，必然驱使亚伯展开寻找记忆、重塑自我的艰难旅程；而另一方面，强大的外部世界记忆就

成为这一过程中符号交流的重要代码系统和辅助工具。小说中的符号系统，便在这两个方面

的相互作用下渐次形成。

埃科的符号学理论认为，符号指代的他物“未必非存在不可，或实际就表现在符号介入进

来以代表它的时候”（艾柯，《符号学理论》5） 。这表明，埃科的符号表征并不强调实虚，符号

既可以是实在物，也可以是想象虚构体。一个符号只要在得到接收后产生效果或达到某种目

的，它就是一个有意义的符号。因此，在小说的书名上，埃科就预先设下了一个重要的意象符

号——“神秘火焰”。在文本内，它以一种震颤的方式出现在亚伯失忆后的反应中，“当某些过

去的认识使他震撼时，他就认为这种震撼是一种激情火焰”（“Interview with Umberto Eco”）。

如此，火焰就成为启发、联系亚伯记忆与其他符号之间的一种重要讯息识别符。当某一与过去

记忆相关的景或物，触及亚伯的心灵或神经，就会作为可能唤醒记忆的符号被识别出来，成为

寻找记忆的线索。“火焰”在小说中多次出现，贯穿整个文本。第一次出现在亚伯不经意间哼

唱情歌的内心震颤，熟悉的情歌很快被亚伯识别为过去记忆的一段符码。此后又出现在如亚

伯听到猫头鹰的叫声时，亚伯进入父母的房间时，以及再次昏迷中亚伯彻底明白燃起火焰的真

正原因时。它实际上一直是识别某些记忆符号的媒介，也是贯穿小说最重要的叙述元素之一。

在识别某些与亚伯记忆有关联的符号并启发他做出反应方面，埃科设置了意象符号“神

秘火焰”。相对应，埃科又设置了另一个意象符号“雾”。当亚伯对某些记忆符号完全无感，

无法建构联系，导致记忆出现盲点而迷惑时，他就会感觉身处或坠入雾中。埃科曾谈到，“雾

是记忆丧失的一个必然隐喻”（“Interview with Umberto Eco”），它既暗示着某段记忆的缺

失，又隐藏了某些记忆本身。而且同时，亚伯每历经一次“雾”，他就会重新审视自己所掌握

的信息和材料，反思自己前进的方向。因此，“雾”也起到了对某些可能导向误区的符号和线

索做出终止的作用。“雾”同样贯穿于小说始末，从小说开头亚伯初次昏迷感觉自己身在雾

中，到结尾亚伯再次中风昏迷，在迷雾的记忆中追忆从前、思考人生，它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

发挥和想象。

小说中还有其他的意象符号，如到《三朵玫瑰旅馆》一节才出现的“玫瑰”，三朵玫瑰分别

指称为丽拉（Lila）、保拉（Paola）和西比拉（Sibila），象征女性和爱情。这些意象符号，或者在

某些符号与记忆之间建立识别和联系，或者暗示某些记忆的缺失、终止可能具有误导性的符号

与线索，从而成为推进小说符号叙事往深处发展的重要符号。正是基于这些意象符号，埃科才

得以将那些直接承载记忆功能的符号陆续注入文本的叙事之中，使亚伯找寻记忆的故事在符

号叙事中循循展开。这些直接承载记忆功能的符号，主要体现为与亚伯记忆十分关联的具体

物件，又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粹带有亚伯个人生活与情感印记的符号，如香烟盒、香粉盒、

锡制青蛙、玩具熊、蓖麻油瓶、卡片等，都有其特定的指代性，背后都有一段不同寻常的往事与

记忆。它们的存在，埃科以碎片的形式布排在小说中，彼此关联且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成为



·88·

当代外国文学   No. 4, 2016

拼贴亚伯记忆不可缺少的重要符号类别。另一类则是与亚伯学习成长相关的大众文化符号。

如陆续在家乡故居特别是祖父书房和阁楼发现的系列书籍、报刊杂志、画册相集、收音机、留

声机、唱片等，是意大利墨索里尼时期大众文化形式的体现。这些不同形式的记忆符号，组成

了一个横向组合发展的文本符号系统，与意象符号纵向交错，形成了一个众多符号纵横交错、

彼此关联的符号系统。

小说中的这个符号系统，体现出了埃科“网状迷宫”的特征，它的构造过程本身就是符号

生产的过程。小说中，亚伯祖父的阁楼与书房，是这类迷宫的具体体现。阁楼与书房中各类

书籍与资料，随着亚伯的介入纷纷成为其寻找记忆的符号，它们彼此关联交错，结成网状的迷

宫，构成埃科文本符号叙事的基础，也成为展开叙事的主要环境。

二、 记忆的找寻与符号阐释系统的运行

符号系统与网状迷宫的形成，为小说中埃科的符号叙事奠定了基础和环境。但是，符号系

统内部的众多符号，虽然被直觉地识别出来，却由于亚伯的失忆，实际上依然处于一种意义不

明确的状态。也就是说，符号系统内部的任意符号，其本身并不能替代事实，只是具有导向事

实的指示性，而且指向也不明确。

埃科认为，物成为符号取决于“意义”，而意义又取决于“解释”。换言之，“符号依靠解释

成为自身，事物因解释成为符号”（唐小林 13）。因此，要想使已然形成的符号及符号系统产

生意义，就必须对意义尚不明确的符号做出解释。因此，埃科为文本的符号叙事开启了推动故

事情节的起点，即解释符号。因为，一旦符号的意义解释趋向可行，也就意味着符号阐释系统

运行的开始。符号阐释系统的运行，亚伯找寻记忆的情节过程才能得以推进。

然而想要实施符号的阐释，必须重估符号意义不明确的状态特点本身。它实际上彰显了

符号学中“符号空位”（Sign Vacancy）的基本原理，即“符号是有待于人们通过推测、预设加

以填充的空位”（孙慧，《符号的衍义与意义的生成》 179）。如小说中《阁楼八日》一节中，亚伯

在祖父的图书馆藏书中找到各种带插图的故事书，认为它们是与童年记忆有关的一类符号，而

且“所有这些书都讲述了同一个故事”（Eco, The My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 141）。但是他

又无法清楚故事的具体意义，于是这类符号就成为有待弄清意义的符号空位。接着他又认为自

己真正的记忆档案应该从以前的教科书和笔记本这类符号中寻找，但是当他发现笔记本里有效

忠法西斯的作文时，笔记本所承载的意义又不确定起来，于是出现新的符号空位。诸如此类的

符号空位，随着亚伯寻找记忆的过程而陆续出现，等待着亚伯一个个做出阐释。

为了解决符号空位，成功解释符号的意义所指，埃科援用了符号学中“解释项”（Interpretant）
的功能，将其赋予已建构的符号系统中的一些符号。在符号阐释的过程中，它们“承担符号的载

体、标引、定义、情感联想和直接意指等多种功用，也可以与某一符号载体的外延与内涵相吻合，

即用来解释任意的符号”（孙慧，《艾柯文艺思想研究》103）。然而，解释项的确定同样存在着符

号空位的问题。“为确定符号的解释项是什么，就必须根据另一符号加以指明，而这另一符号又

依次拥有由另一符号加以指明的另一种解释项，诸如此类”（Eco, A Theory of Semiotics 68）。这

样一来，解释项就会进入一个无限符号化的过程，导致意义的无限延伸。

如亚伯寻找初恋情人丽拉记忆的过程，充分地体现出埃科运用解释项填补符号空位的方

法，但同时又制造出了无限符号化的过程。亚伯关于丽拉的最初记忆，出于一首情歌，但是亚

伯不明白这首情歌为什么令他感动得落泪，于是情歌的意义出现缺失，情歌成为符号空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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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情歌这个符号空位开始经过情诗、侦探小说《三朵玫瑰旅馆》、玫瑰、莎士比亚全集、莎翁

的画像、玩偶、面纱、音乐剧女主角这一系列具有解释项功能的符号逐次阐释，但是即使到了

故事的结尾，亚伯都无法看清丽拉的脸。最终，丽拉是否真的存在，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那么，如何才能使符号空位得到有效而又准确的填充？埃科巧妙地运用了试推法

（Abduction）。试推法是一种传统的推理方法，是对某一事件或现象进行预测性推断的方法，

由皮尔斯（C.S. Peirce）最早提出。埃科认为，“推论是所有符号现象的基础”（Eco, 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8）。符号本身蕴含有推论性质，而推论正是试推法的基本原

理。在埃科看来，试推法的优势在于它凭借假定性的推测和有针对性的检验，形成预测、检

验、再预测这样一个迂回往复的循环过程，使得事物间因果联系得以确定，符号空位得以填

充，符号得到合理阐释，意义得以生成。他将这一方法模式称之为“百科全书式阐释模式”。

这样，符号的阐释系统就可以维持稳定的运行，而埃科的符号叙事也有了不断推进故事情节发

展的方法和手段。

试推法与福尔摩斯的推理方法密切关联。“福尔摩斯使用的方法并不是严格的逻辑意义

上的演绎法，而是皮尔士称之为‘试推法’的一种特殊推理法”（西比奥克 10）。皮尔士认为，

福尔摩斯依据对细小事物与细节观察和研究所得进行的猜测、假设和推理，其实质就是对符号

的使用。侦破案件的过程犹如符号的阐释过程，为符号找寻意义，推论或猜想是必经的过程，

需要借助直觉与联系不同符号。亚伯这一主人公的塑造，体现出了埃科一贯将小说主人公塑

造为如同福尔摩斯一样具有丰富知识与敏锐推理能力的角色特点。亚伯完好无损的外部世界

记忆，不仅没有因他个人生活历史记忆的丧失而受到影响，反之变得更加强大，大脑贮存的知

识更是大放异彩。他不仅因此拥有惊人的知识记忆能力，而且能够鉴别名画真假，被医生惊叹

为百科全书。

这样，通过解释项与试推法所构建的“百科全书式阐释模式”以及福尔摩斯般的主人公，

小说中的“网状迷宫”就有了一个持续阐释符号意义的符号阐释系统，和一个福尔摩斯式的

侦探推理情节。文本的符号叙事不仅得以维持故事情节向前发展，而且曲折跌宕、妙趣横生。

亚伯寻找记忆的过程，于是就巧妙地演绎成一个符号阐释得以不断预测、检验、再预测循环推

理、寻找记忆迷宫出口的过程。在小说中，亚伯从接受妻子保拉和朋友建议，回到家乡索拉那

（Solara）寻找记忆的那一刻开始，符号阐释系统就已伴随着符号系统的展开而开始运行。如

亚伯在家乡老屋对祖父的阁楼和小礼拜堂的追索；对侦探小说、冒险故事、教科书和笔记本

等线索与学生时代记忆关系的细察；采用历史与比较的方法对文化符号与成长历程的历史考

证等，都历经了一个个符号阐释的过程，并在试推法的操作下不断得到检验。其中，最精彩的

当属“大峡谷”故事，形成了“雾”—“大峡谷”—“悬崖”—“游击队”—“格瑞格诺拉”

（Gragnola）这一连串符号依次阐释的过程。

符号阐释系统的运行，最终促使小说中的符号与符号的阐释形成一个共生共存的系统，共

同推进文本故事情节的发展。这个过程中，亚伯的个人历史与意大利二战时的历史，以碎片化

的形式被陆续阐释出来，等待着重塑为一个整体。

三、 记忆的恢复与符号意义系统的生成

符号阐释的过程，同时也是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在符号与符号阐释共生系统的作用下，

那些关联亚伯记忆的符号陆续得到阐释，带着昭示亚伯记忆的特殊意义，成为组成亚伯记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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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块碎片。但是，符号阐释系统的运行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这样的话，埃科的符号叙事就

可能因为解释项的无限符号化而导致小说情节没有终点，丧失叙事的意义，亚伯的记忆也只会

不断增加记忆碎片而始终无法组成一个完整的记忆体。因此，埃科必然要在合适的时候终止

符号阐释系统的继续运行，使符号系统诸符号的意义系统化，从而为文本的符号叙事寻到一个

结点。

于是，亚伯再次中风了，这一次他完全陷入了昏迷，但他的思维却异常的活跃。在一种方

生方死、亦生亦死的昏迷状态中，他的全部记忆似乎突然恢复了，所有的往事都浮现在他的脑

海。亚伯重新经历了童年的梦想与悔恨、初恋的甜美与苦涩、失去良师益友的郁闷与悲伤，以

及战后的希望与惆怅，最终找回了记忆，完成了一次自我重塑之旅。这样，所有的记忆符号随

着记忆的恢复都有了对应的历史事实，并通过亚伯的回忆被系统化地联结起来，形成一个整

体。符号的意义系统由此而生，埃科通过符号叙事建构起来的符号迷宫最终实现了意义与内

涵的多元化。

这种通过符号建构符号迷宫的叙事策略实现的第一个重要意义，是埃科对意大利二战历

史的重新审视。亚伯的自我重塑之旅，通过多种符号的重新编码与阐释，在有限的时空里，还

原了一个过去的世界——20 世纪 30 —40 年代意大利人民的生活文化以及反法西斯运动。小

说中描写的大量情节，如童年亚伯竟然写文章赞扬法西斯、想要参军效忠法西斯的情节，祖父

受到法西斯分子迫害喝下导致腹泻的蓖麻油的情节，以及少年亚伯的好友格瑞格诺拉在大峡

谷杀死德国士兵然后自杀的情节等，和亚伯深刻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的记忆纠缠在一起，重新

探索了一个国家、社会、民族和普通大众在法西斯特殊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埃科提及童年时

曾说过：“在我 10 岁之前，我在学校接受的是法西斯教育，他们向我灌输了很多阴谋论”（转引

自石剑锋 B04）。因此，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最靠近埃科生平的一部小说，“它是关于意大利 20
世纪的一次回眸，甚至是埃科经过了掩饰和虚构的自传”（邱华栋 191）。通过它，埃科建构了

一部不仅是个体也是一代意大利人的心灵传记。

这一重要意义的实现，体现了埃科强调符号阐释应当注重“历史之维”建构“历史符号

学”的主张。不仅如此，埃科又主张把符号学视为一种文化研究的逻辑学，认为“全部文化必

须作为一种符号学现象而进行研究；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作为符号学活动的内容而加以研

究”（艾柯，《符号学理论》25）。而使小说实现这种“文化逻辑学”上的意义，恰恰是埃科通过

符号叙事建构符号迷宫所实现的第二个重要意义。

埃科的“文化逻辑学”认为，“符号与特定的文化—意识形态内涵相关联，每个时代的每

种艺术形式的符号结构，揭示了当时科学或文化‘观察现实’的方式。”（马凌，《诠释、过度诠

释与逻各斯》35）这就意味着通过一个时代的各种艺术形式符号，就可以从更细致更深入的

层次，进一步审视一个社会某一时代的历史。因此，小说中亚伯在寻找记忆、重塑自我的过程

中，对大量书籍、笔记本、漫画、唱片和邮票等的介绍、描述和研究，实际上是对意大利那个时

代大众文化形式所做的符号化梳理，是观察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方式。

更为重要的是，埃科通过小说文本的符号叙事，阐释出了这些文化符号背后的意识形态特

征，对历史的真相做出了新的探究。埃科认为，符号产生意义受制于历史与社会的各种惯约，

即文化场域的限定。在《洛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中，这个文化场域就是二战期间的意大利。

小说中的很多文化符号，如教科书、笔记本、漫画等，经过阐释之后，都可以清晰地鉴别出已被

时代赋予的意识形态特征。它们是法西斯意识形态下现实存在被异构和曲解的媒介物，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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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历史叙述的双重性。因此，对这些大众文化符号的阐释，更能够接近历史的真相。埃科正是

从这种历史可以多重解读的角度，借用普通大众的文化与历史，展现了意大利现实问题的不同

维度。

然而，历史的多重解读，必然导致真相的多维，随之产生的是意义的不确定性。《洛安娜

女王的神秘火焰》表面看似一部简单的自我重塑的故事之书，实际上却从符号的角度思考着

历史中那些和我们自身密切相关的断裂和他性，探讨着意义的不确定性问题。这也是埃科通

过符号叙事建构符号迷宫，所实现的第三个重要意义。不确定性问题是当代西方社会的焦点

问题，埃科曾经说过，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人类生存状况的含糊性，“已经成了作品的一个明确

目标，已经成了一种需要优先于其他价值而实现的价值”（艾柯，《开放的作品》 2）。

《洛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这一符号迷宫在多方面表现出了不确定性的存在。亚伯的“不

可靠叙述者”身份是其最突出的体现。整个小说由亚伯讲述，但他却是个失忆者，而且他最

终在昏迷状态中复苏的全部记忆和回忆起的所有往事，充满着含混性，他自己也不清楚到底

他是在做梦还是在回忆，一切都是曾经存在过的还是仅仅是他的幻想。他依然在问自己：“如

果存在于我之外的一切是一个平行宇宙，那么谁能知道其间发生了什么又正在发生着什么？”

（Eco, The My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 418）。又如小说的结尾，亚伯并没有见到初恋少女

丽拉的面容，而是继续陷在寻找丽拉与不断质疑其真实性的状态中，实质上消解了此前的自我

建构。从而使小说的结局与意义被悬置，此前亚伯侦探式的自我重塑过程也在结局中被解构。

这种意义的被悬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是另一场精彩的符号推理过程的开始，新的关联性

符号会被发现，此前建立的关联会被改进或修正，新的价值与意义会得到重构，亚伯的世界又

会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这一点，可以说体现了埃科开放、联系且综合的思维方式，实

现了他“开放性作品”（Open work）的主张。

于此，埃科透过小说的符号叙事，解释了历史意义的建构有如符号的阐释，其过程存在着

诸多的不确定性，再一次质疑了历史呈现的问题，既完成向历史和政治的批判式回归，又阐释

了他小说主题中所体现出的世界观。在埃科看来，讨论历史真实性的意义甚微，通过历史再现

赋予过去事件以意义，才是更加应该予以关注的问题。这是埃科通过他的符号叙事，在历史叙

述的真实与虚构间寻找着书写宽度的缘由所在。

结 语

《洛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再一次凸显了埃科符号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相结合的典型特

征，体现了埃科小说符号叙事的纯熟技巧。同时，也再一次证明了有关其小说“代表了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试验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只有少数的学院派思想家能够企及”（Bondanella 
14）的高度评价。小说的书名本身就具有无限的符号性，表明了文本开放性的同时，也指涉了

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丰富内涵。在结构上，主人公通过特定的符号讲述

自己或他人的经历，不断地填补符号空位，体现了埃科符号学的基本原理。情节的设置则体现

了埃科符号阐释学的特征，重构自我的过程，实际上是作为符号化了的记忆碎片在相互关联的

阐释中确定意义与记忆完整性的过程。小说的主题更是体现了埃科通过符号叙事重新呈现历

史、阐释历史和重构历史价值的历史符号学与文化逻辑学的理想。此外，贯穿小说中的象征意

象符号、具有诠释特征的文化形式符号等，都暗含了丰富的符号学原理，丰富了埃科在小说中

的符号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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